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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流水难再寻
———寻杨卓非友

沈亚明

杨 卓 非 和 我 都 是 吴 剑 岚 的 弟 子 。
老师教她中医和古琴 ， 教我国画 。 她

扎扎实实求学， 传继衣钵 ； 我随随便

便玩票， 羞言师承 。 确实 ， 父亲沈仲

章与吴剑岚是朋友 ， 因而我不称他老

师而叫 “吴伯伯”。 不过现在用 “剑岚

师”， 以别于我多位 “吴伯伯”。
吴剑岚 “隐 ” 于复旦大学 。 我在

那儿为生为师各四年 ， 不曾听校内人

提过他。 因吴剑岚也是今虞琴社成员，
从父亲嘴里， 我对这位高人早有耳闻。

上 复 旦 第 二 年 ， 我 向 父 亲 言 及 ，
想求人指点水墨写意 。 父亲提议 ， 既

然你住校， 何不去教师宿舍 ， 请教吴

剑岚？ 于是， 我敲开了吴家的门。
杨卓非拜师比我早或晚？ 不清楚。

我只知道， 她先认识我 ， 几年后我才

认识她。 怎么讲？
先前我去吴家 ， 曾与一个姑娘打

过照面。 剑岚师介绍她也是学生 ， 两

下微笑为礼。 此后无须再打招呼 ， 我

连名字都没记住。
学画时我比较专注 ， 她是否在观

察， 我目未斜视。
我与剑岚师的话题渐入 “禅” 境，

仿佛 “世外”， 身旁有人与否， 怕是视

不异空， 视即是空。
相 熟 后 回 顾 ， 得 知 她 大 都 在 场 ，

而且在看在听。 可不 ， 剑岚师与我满

口玄乎， 人家能不好奇吗？

如此 ， 我被她 “耳闻目睹 ” 了两

三年。 以上说的是她认识我， 单向的。
毕业留校， 又隔了一阵， 我向剑岚

师 “宣布”， 决定 “暂入尘世 ”。 落俗

了， 眼根反倒松了， 瞥见屋内一姑娘，
与我年纪相仿， 端坐于稍远处看书。

一次 ， 我握笔试墨 ， 剑岚师在旁

静观， 像是闲着 。 那姑娘拿着书 ， 走

近书桌来讨教。 剑岚师转头辅导她前，
先向我表示歉意 ， 解释道 ： 她不像你

们， 没读过什么书。
怪了 ， 我未曾告诉剑岚师 ， 我看

过什么书啊？ 何况 ， 那时我觉得 ， 剑

岚师说读书， 该是古书 。 我十岁前不

求甚解的那么一丁点儿 ， 过了二十岁

还好意思提？ 如今揣测 ， 老师大概假

定我等 “大学生”， 理应像他们年少时

那样， 淹通诗书 。 辨析记忆 ， 他用的

确是复数泛指的 “你们”， 而不是单数

特指的 “你”。
一般以为， 77、 78、 79 那三级大

学生是 “佼佼者”， 可我看法不同。 至

少， 77、 78 级高考来得太匆促， 大部

分适龄者感到措手不及 。 因此 ， 跟完

全没机会或者放弃读书的比 ， 我算识

得 几 个 字 。 其 实 ， 好 些 没 进 大 学 的 ，
说不定更具慧根， 杨卓非当是一个。

转回我的角度来说两人缘分 ， 我

对杨姑娘有近距离的印象 ， 大概始于

那次。
想起父亲曾提及， 有个年轻女兵，

得绝症被吴剑岚治好 ， 坚持要拜师学

医。 入了师门半年多 ， 师傅不传授医

术， 却先教徒弟楚辞和古琴 。 我在吴

家走动多年， 除了我 ， 就见到这一个

学生， 必她无疑。
慢慢地， 我与杨卓非攀谈起来。
我 俩很少聊私事 。 她身着绿色军

装， 但有无领章 、 几个口袋 ， 我根本

没留意。 她总有空 ， 不知是现役 、 退

役， 还是病休 ， 我也从未询问 。 感觉

她出身于军官家庭 ， 或许她自己漏了

嘴。 她倒当回事地告诉过我 ， 她和她

弟弟是双胞胎。 我就知道这么多。
许是旁听剑岚师与我机锋应对时，

已瞧出我的破绽 ， 杨卓非时不时企图

“挑起争端”。 剑岚师笑着说 ， 你们年

轻人多聊聊。 我起先回避口仗 ， 顶多

虚晃几枪， 但最终 “兵不厌诈”， 被逼

过招。
有次我俩较了真 ， 到了不高兴的

地步。 老实说 ， 通常我轻轻松松舌战

群 儒 ， 在 撞 上 杨 卓 非 之 前 ， 还 没 为

“斗嘴” 而与人争到双方都……
反正是无法往下争了 ， 也都不愿

主动说好话， 尴尬着， 持续了一会儿。
她打破冷场，说：“我给你弹琴吧。 ”
记 得 她 在 我 右 手 边 ， 我 侧 坐 着 ，

与琴案成锐角 ， 不超过四十五度 。 我

头部微垂， 视线低斜 。 右面视角覆盖

之下， 有半张琴案 、 琴的前部 、 她安

稳 的 双 膝 、 四 指 操 缦 的 右 手 。 时 而 ，
左手抚着弦， 移入移出。

听着听着 ， 琴声进入了我 ， 我也

进入了音乐———似有高山， 似有流水，
难以言语相传 ； 而胜于高山 ， 胜于流

水， 则意在灵犀之间。
奇了， 只有几次父亲为我拉二胡，

感受过相近的 “促膝谈心”。
曲罢沉默。
我原样坐着 ， 视野所及 ， 仍是两

膝、 琴案、 琴， 还有虚搁弦上的右手，
五指合拢， 微微拱起。

两人一动不动， 持续了一会儿。
“你听懂了！ ”右耳边杨卓非的话音。
抬头， 对视， 认定知音！
……

此后 ， 我俩不太争论了 ， 无拘无

束谈天说地 。 涉及之处 ， 有些她涉足

不深， 却有独到见地。 常能触拨心弦，
引我共振。 可惜 ， “惊人之语 ” 大都

忘了， 唯余描画不成的 “意态”。
倒有一件事记得牢牢的 ， 那是杨

卓非初次 “行医”。
某 次 相 约 市 内 转 悠 ， 中 途 小 歇 。

我突然问： 你中医学得怎么样了 ？ 给

我号号脉吧。
她一愣 ， “怯怯地 ” 说 ： 我还没

给人号过脉呢。
我自幼体弱 ， 父母亲不乏医生朋

友， 多位替我看过病 。 名中医如丁济

南、 丁济民和徐嵩年为我望诊搭脉前，
都先要求 “主诉”， 甚至索看化验、 X
光、 心电图报告 。 听父亲说 ， 吴剑岚

是 “病家不用开口”， 但只救急。 几年

来随意出入吴家的我 ， 从来没请先生

把过脉。
我 伸 出 手 腕 ， 杨 卓 非 略 略 迟 疑 ，

轻轻搭上食指 、 中指和无名指 ， 大拇

指托在下面。
她良久不语 。 然后望着我 ， 不太

有把握的样子 ， 说几个词顿一下 ， 逐

句 “吐” 出由我脉象所得 ： 你什么时

候会口干， 什么情况会腰酸 ， 什么地

方会发凉发麻 ， 诸如此类 ， 一连串十

来条 “症状”。
条条都极准！
有些算不上 “病”， 虽感不适， 但

不 至 于 去 就 诊 。 即 便 因 病 去 看 医 生 ，
主诉也会省略这些 “不搭界”。 还有些

连我自己都没觉察， 她一点穿， 果真。
神了！

不 晓 得 是 她 出 游 ， 还 是 我 太 忙 ，
剑岚师归仙之前， 两女弟子往来已稀。
没几年， 我出国留学。

三十多年过去 ， 故交纷纷重续联

系。 我思念杨卓非， 盼她为我再挥手，
同听 “万壑松”。

终于连上了吴剑岚之子吴天慈。 第

一次跨海长途， 我便急急打听， 是否知

道他父亲的另一位学生杨卓非。 吴公子

回答， 那女学生 1984 年去世了。
我心里不肯相信！ 1984 年我还在

国 内 ， 杨 卓 非 与 我 虽 不 必 朝 朝 暮 暮 ，
但她将赴彼岸之际 ， 该会想起尘世的

曾经知音， 可以通知我去看她的 。 而

且， 好像见过一封信 ， 我来美后 ， 她

去过我家， 为我父亲开了药方。
我 存 有 希 望 ， 1984 年 走 了 的 是

“另一位学生”。
两 三 年 前 草 成 《暂 入 尘 世 走 一

遭》， 副标题为 “忆吴剑岚师 ”。 当时

便依同一结构 ， 拟了续篇副标题 “寻

杨 卓 非 友 ”。 与 吴 天 慈 通 话 后 几 近 一

年， 我不愿改动这处的 “寻” 字。
最 近 为 编 父 亲 拍 摄 的 琴 人 影 集 ，

与 天 慈 兄 共 忆 剑 岚 师 ， 又 提 卓 非 友 。
听他细述杨君临终前情景 ， 非常具体

犹如眼前， 无有余地再容置疑 。 但议

及 年 份 ， 说 是 剑 岚 师 离 世 两 三 年 后 。
那 么 ， 有 可 能 在 1986 年 或 更 晚 ？ 难

道， 是我先飞大洋东岸， “高山流水”
之谊， 遂隔万水千山？

疑问或可释 ， 然惆怅遗憾 ， 何以

为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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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区青简社主人王汉龙常于

僻摊冷肆中， 搜罗一些关于衢州文史

的地方史料。 6 月初 ， 他于安徽黄山

看到一张 1937 年的老照片， 内有 “龙
游” 二字， 即刻买下。

老照片上的三人， 摄于龙游灵山

一片榛莽未除的杂草之地。 照片正反

面有详细款识、 题记等。
老照片的正面上部写有 “流浪时

的小影”， 右边写有： “为了生存， 跟

着历史的车轮前进。 我们青年的任务：
是不断地奋斗。 勇敢！ 挣扎！ 来完成这

历史的使命！” 左边写有： “奔走于灵

山 汪凤翔自识 一九三七·八·卅”。
老照片的反面右边写有： “国历

一九三七年奔走龙游南乡灵山镇与两

友合摄小影以作纪念 一九三七·八·
二十八摄于灵山”。 左边写有： “二六

年农历六月十七日， 由家中动身。 六

月廿二日到达杭州， 在杭抱病寄于仙

鹿洞， 急信报家中。 七月初五日， 家

兄披星戴月奔走赴杭。 奉家兄命， 欲

往龙游灵山觅身， 到达灵山， 一无所

成。 承友胡君介绍至庆丰杂货店服务。
‘八一三’ 沪战爆发， 辞职归里。 这篇

日记写摄相后五日自识”。
从照片中间的中山装及口袋中插

着一支钢笔来看， 这位名叫 “汪凤翔”
的 人 当 时 意 气 风 发 ； 又 从 其 表 达 的

“不断地奋斗 ” “来完成这历 史 的 使

命 ” 等来看 ， 汪凤翔当有凌云壮 志 。
然而， “八一三” 沪战爆发后， 汪凤

翔只好辞职回老家。
1937 年 8 月 28 日 ， 汪凤翔与其

兄及朋友在灵山合影后， 便在照片背

后写了上述这些题记。
龙游灵山是龙游历史上徐氏族人

聚居最为集中、 延续脉络最为清晰的

村落 ， 以建有 “徐偃王庙 ” 而 闻 名 。
历史上， 龙游灵山还是白石县治之所

在。 汪凤翔日记中的 “灵山镇” 曾是

龙游县内七个古老集镇之一， 故汪凤

翔想在龙游灵山找工作便不足为奇。
考 民 国 《龙 游 县 志 》 ， 1937 年 ，

龙游商行商店达 368 家， 其中杂货店

51 家， 汪凤翔打工的龙游 “庆丰杂货

店” 当是这 51 家中的一家。 抗战爆发

后， 通货膨胀， 龙游商业一片萧条。
有意味的是， 衢州地区最早的照

相业也出现在龙游， 早在光绪三十年

（1904）， 龙游县城的祝家巷就开设有

“四美轩照相馆”。 三年后， 衢城才有蓉

镜轩照相馆。 故能给汪凤翔留下照片的

照相馆绝对不超过 5 家， 且当时能拍照

的衢州人， 总共也没有超过 22 人。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沦陷后， 第

十集团军司令部奉命迁至衢县。 为纪

念在淞沪战役中为抗击日本侵略者而

英勇牺牲的 36633 名将士， 该集团军

总司令刘建绪于 1940 年 7 月 7 日， 在

衢县城内的中山公园 （今府山 公 园 ）
西南侧， 建立了一座 “抗日阵亡将士

纪念塔”。
“八一三” 沪战爆发后， 汪凤翔

把流落龙游灵山一带的照片题为 “流

浪时的小影”， 充分反映了日本发动侵

华战争对百姓生活的戕害。 同时， 从

抗战爆发后龙游即组织各界抗敌后援

会和汪凤翔自表的 “勇敢！ 挣扎！” 等

来看， 即使在烽火战乱中， 依然有撼

人心魄的热血乐章。

陕北地名与边塞文化
沈 坚

地名素有 “历史的百科全书 ” 之

称， 因其中蕴藉了太多富有历史意义

的文化信息， 常会惹人深思 ， 由此也

不难体悟到地名形成的自然或人文缘

由， 以及曾经的历史状貌。
近日我有幸又走了趟陕北 。 陕北

东濒黄河， 西倚六盘 ， 北望大漠 ， 在

古代属边塞要冲 。 长城斜贯榆林之北

沙地， 距市区数公里有镇北台 。 三层

高， 版筑墩台， 外包砖石， 层层堆叠，
高峻伟岸， 有 “万里长城第一台 ” 之

称， 与山海关、 嘉峪关同为长城三大

标志性建筑。 难怪明代延绥镇巡抚将

治所北移至此， 看中的无非当地的战

略位置。 漫步榆林古城 ， 但见钟楼门

洞上方至今标有 “北临雁塞”、 “南控

乌 延 ” 的 题 额 ， 给 人 一 种 身 在 边 关 ，
举目大漠孤烟、 黄河落日之概 。 在领

略黄土高原纵横沟壑 、 风土民情的同

时， 我也近距离地感受了那里的不少

有趣地名， 每每引出缕缕遐想。
陕北的人文环境颇为独特 ， 虽说

与昔日政治文化中心的关中相距不远，
却因特殊的史地背景 ， 终究又带着一

定的闭塞与隔膜而自成体系 。 你会发

现， 这里的地名 ， 很多是同古代戍卫

边庭的边塞文化相系 ， 同游牧民族与

农耕为主的汉族间关系的进退起伏相

关联的。 中原王朝向以文化正统自居，
地名的取用因而往往带有主观企望的

色彩和居高临下之势。
历 史 上 的 陕 北 ， 汉 族 先 民 之 外 ，

匈奴、 鲜卑 、 女真 、 党项 、 蒙古等族

进进出出， 喧腾呼嚣 ， 秦汉遥远且不

论， 魏晋隋唐之后 ， 陕北一带即常处

在民族冲突与交融并存的击撞冲荡之

中 。 这 些 带 有 边 地 文 化 元 素 的 地 名 ，
多在其后孕育 、 传留 。 其中 ， 部分直

接明了， 一望而知 ， 也有些则须循迹

追溯。 譬如 ， 县以上地名的绥德 、 靖

边、 定边、 安塞 ， 镇级的安边 ， 子长

县 的 旧 名 安 定 ， 志 丹 县 的 旧 名 保 安 ，
等等， 大部分都是在宋明之后定名并

沿用下来的。
具 体 说 来 ， 绥 德 之 名 定 于 北 宋 ，

此前为绥州安宁县 ， 西魏始设 。 北宋

熙宁三年 （1070 年） 改置绥德城， 取

“绥靖德化” 之意， 亦即保境安民， 以

德治境。 金代改成绥德州 ， 辛亥革命

后废州置县。 而靖边 ， 则意为 “绥靖

边远”。 明成化年间于此附近开设靖边

营， 清雍正九年 （1731 年） 正式设立

靖边县。 定边的历史起于北宋范仲淹

所筑之城， 谓定边城 ， 也是 “底定边

疆” 的意思。 有镇 ， 成为后来县的驻

地。 明又设过定边营。 称安边的村镇，
在 陕 北 则 不 止 一 处 ， 或 镇 或 堡 或 营 ，
陕甘宁边区还一度设立过安边县 ， 后

撤销， 用的也还是 “安定边陲 ” 之类

的 传 统 老 名 。 相 似 的 例 子 还 有 安 塞 。
该县以腰鼓驰名 ， 古代的腰鼓曾被戍

边将士视同刀枪弓箭一样不可或缺的

装备。 遇敌侵袭 ， 便击鼓报警 ， 传递

讯息， 两军对阵 ， 则以击鼓助威 。 安

塞 有 此 边 塞 文 化 基 因 ， 实 不 足 怪 也 。
宋熙宁五年 (1072 年 ) 在此 曾 筑 安 塞

堡， 亦即 “安定边塞 ” 之意 。 至元宪

宗二年 (1252 年)， 正式设安塞县， 沿

袭至今。
子长县旧名安定， 自是同样意味。

初有安定寨 、 安定堡 ， 蒙古宪宗二年

遂置安定县。 1942 年为纪念陕北革命

领导人谢子长 ， 改名子长县 。 志丹旧

称保安县， 其义雷同， 保境安全之谓。
北 宋 时 置 保 安 军 ， 金 大 定 十 二 年

（1172 年） 改县， 明清设府,后再改县。
1936 年又更名为志丹县， 以纪念陕北

红军创始人刘志丹。
至于历史上族际关系紧张的时期，

如宋对西夏争战迭起的年代 ， 当地出

现带有这类战事色彩的地名就更多了，
如德靖寨、 德安寨、 招安寨、 永平寨、
绥平寨、 镇边寨、 克戎寨、 威戎城等，
都是显而易见的。

边塞文化元素在中国地名中浮现，
其实屡见不鲜， 映现了层出不穷的战争

生活这一历史侧面。 在很多曾为边疆，
或有过大规模民族对峙史的省区， 东南

西北都有， 无非镇抚安定， 以求宁靖。
像广西， 有南宁 、 镇南关 （今名友谊

关）， 青海有西宁， 甘肃有安西、 定西，
贵州有镇宁 、 镇远 ， 福建有南安 、 南

靖、 南平、 永安、 永定， 江西有定南，
河北有抚宁， 黑龙江有抚远， 内蒙古中

心区域还设过绥远省， 等等。 只是， 在

一块不大的地域空间内竟如此密集地容

置下如许具有边塞文化内涵的地名， 陕

北当属显要一例了。

有关李健吾的一则误传
陈福康

李健吾先生， 我只见过一次面， 但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来， 我应该多见

到几次， 多向他请教的。 查三十多年前

的记事本 ， 1981 年 9 月 ， 我因郑振铎

研究之需， 从上海赴京查阅书刊资料和

访问文坛前辈 。 26 日上午 ， 振铎先生

哲嗣尔康老师带我去李先生家。 可惜老

先生却正好去上海了。 第二年我又去北

京， 9 月 8 日上午又由尔康带我去李老

家， 不巧李老又外出了。 李夫人抱歉地

要我们明后天再去。 后来哪天去的， 本

子上漏记， 仍是由尔康带我。 一见到李

先生， 我立刻就想起了自己在上海常去

请教的另一位郑先生的老友赵 景 深 先

生 。 觉得他俩长得很像 ， 同样长 圆 的

脸 ， 同样的一副眼镜 ， 同样的 和 蔼 可

亲。 （后来我从书上看李老照片， 却又

觉得不大像赵老了。 但当时我就是觉得

非常像。） 我那次请教了些什么， 现在

几乎全忘了。 只记得老人家非常热情地

接待我们， 对我研究郑振铎极为赞赏和

支持 ， 并表示欢迎我今后常去 和 常 通

信。 临告别时， 我忽想问李老家的电话

号码， 不料尔康微微向我摇头使眼色，
不让我问。 出门后， 忠厚的尔康老师告

诉我， 李老家没电话。 原来， 当时电话

还很稀罕， 连李老这样有名的老作家老

学者竟还不够安装 “级别”， 尔康怕我

问了会令老人尴尬。 我回上海后仅一两

个月， 正想给李老写信请教， 竟突然在

报上看到李老病逝的消息！ 李老经常外

出活动， 身体看上去还挺好的呀， 真令

我惊讶痛心不已！ 从此， 我只能通过读

李老的书来向他请教了。
后 来 ， 我 撰 写 出版的 《郑振铎年

谱》 （1988）、 《郑振铎传》 （1994） 等

书中， 多处写到了李老。 再后来， 我读

到 山 西 作 家 韩 石 山 写 的 《李 健 吾 传 》
（1996 初版、 2006 修订版）、 《李健吾》
（1999）， 都写到抗战胜利后的 1945 年 9
月， 李健吾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聘任为

宣传部编审科长。 这些书中还说， 当时

李健吾曾征求郑振铎意见， “郑说身在

公门好修行， 有个自己人担任此职， 对

进步文化事业或许有益， 不妨先答应下

来”。 我最初看到这一记述， 是相信的，
就引入了 2008 年三晋出版社版 《郑振

铎年谱》 修订本。 尽管当时自己脑子里

也转了一下： 这好像有点儿像郑振铎指

示李健吾乘机潜伏到国民党机关里去的

意思了， 尽管郑本人也不是地下党； 那

么， 李为何只干一个月就不干了， 岂不

有负于郑的指示和期待？ 但我也没有多

往深里想。 直到后来， 我看到了李健吾

自己写的文章， 才知道所谓 “郑说身在

公门好修行” 云云， 是绝不可信的！
李健吾在 1950 年 5 月 31 日 《光明

日报》上发表的《我学习自我批评》中写

道：“我对政治一向是不求甚解， ……一

碰到政治问题 ， 我就不肯深入 一 步 考

虑。 所以， 我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以后

不久， 胜利光临上海， 像我这种根本不

在政治是非上坚定自己立场的书呆子，
自然就盲目地乱兴奋一阵。 所以国民党

市党部约我帮忙搞文墨， 我以为 ‘大义

所在， 情不可却’， 明明自己和他们不

相干， 答应了帮忙一个月。 九月一日，
我正式踏进那座富丽堂皇的大楼， 乱哄

哄不像办公， 忽然半个多月以后， 我偶

尔看到重庆一通密电， 大意是防止共产

党人员从重庆来到上海活动。 当时报上

正在宣传统一战线， 眼看毛主席就要飞

到重庆， 而事实上却密令各地防止共产

党活动！ 我生平顶顶恨的就是阴谋、 捣

鬼， 自己本来不是国民党， 何苦夹在里

头瞎闹， 夜阑人静， 我深深地为自己的

糊涂痛心， 回到 ‘明哲保身’ 的小市民

身份， 混到九月三十那天走掉。 ……担

心自己再走错路， 我就决定赶紧回到本

位工作。……接受朋友们的提携，跟朋友

们编《文艺复兴》这个前进的杂志……”

李健吾在这里明明白白地说， 他糊里糊

涂当了一个月的 “官 ” 是 “走错路 ”，
根本就没有过郑振铎的那些 “指示 ”。
他说他退出衙门后 “接受朋友 们 的 提

携”， 就是指他接受一生最佩服的 “老

大哥” 郑振铎的 “提携”。 《文艺复兴》
这个 “前进的杂志”， 就是郑振铎请他

一起编的。
近时，我读 2016 年最后一期《新文

学史料》 杂志， 又看到 1969 年 4 月 21
日， 李健吾在一份亲笔自述中说：“我搭

吴绍澍约定的第二批船回上海。 ……回

到上海， 我住在朋友陈麟瑞的家里。 第

二天， 也就是八月三十一日上午， 我去

伪市党部拜谢吴绍澍， 正好朱君惕、 毛

子佩都在 ， 还有一个吴崇文 ， 先 拦 住

我， 说估计我该到了， 便你一言， 我一

语， 拉我帮毛子佩的忙， 在伪宣传处做

编审科科长。 ……做到九月底 （我说过

只做一个月的话） 退出伪市党部， 原因

有好几个。 一个是受到老朋友郑振铎的

责备， 说我回到上海， 不先看他， 投到

吴绍澍底下， 轻举妄动。 一个是不能搞

剧场， 我无所借重于国民党市党部。 一

个是我在伪宣传处看到一个通知， 说要

注意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 ……我看到

以后， 决计不要再待下去了。” 可见， 李

先生当初去 “当官” 时， 不仅根本没有

得到过郑振铎的指示 ， 相反 ， 郑 先 生

“责备” 他 “轻举妄动”。 好在李先生是

一个非常正直的人， 他马上认识到 “自
己的糊涂”， 立即就退出， 追随郑先生投

身于进步的文化事业中去了。
由此事， 我深感严肃治学之不易。

稍有疏忽， 便会上当。 现在， 我正要出

版第二次修订增补的 《郑振铎年谱 》，
当然必须更正这一误说。

1937
年 8 月 28
日 ， 汪 凤
翔 与 其 兄
及 朋 友 在
浙 江 龙 游
灵 山 合
影 ， 并 在
照 片 背 后
题记。

记 录


